
隔三科会试举行的，也有间隔四科甚至五科举行的，并

不固定。如在光绪六年至十五年的两次大挑之间，有九

年癸未科、十二年丙戌科、十五年己丑科三科会试；道光

六年至十五年两次大挑之间，则有九年己丑科、十二年

壬辰恩科、十三年癸巳科和十五年乙未科四科会试；而

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六年两次大挑之间，实际经过了嘉

庆二十四年己卯恩科、二十五年庚辰科，道光二年壬午

恩科、三年癸未科、六年丙戌科等五科会试。之所以会

出现这样的情况，与大挑定制的原因有关。本文开头即

已介绍，大挑制度是为缓解举人仕途极度壅滞状况而推

行的。如果按时举行大挑会使举人仕途“更形壅滞”，那

么对该制做出调整则属必然。其中，比较可行的办法，

就是推迟大挑举行的时间，降低大挑的频次。这不仅从

前引嘉庆十八年之上谕中可以窥见一斑，而且道光十五

年大挑按期举行、道光二十一年大挑延至二十四年举行

皆能说明这一问题。

从道光六年丙戌科大挑后，至十五年乙未科时，亦

是“已届四科”，这次“查一二等人员未补未选者，仅止三

百余员”，人数较少，故而奉旨“照例大挑”（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０３－２６９４－０３５）。然从道光十五

年乙未科大挑后，适逢两次正科、一次恩科，即十六年丙

申恩科、十八年戊戌科、二十年庚子科，至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科时，已届四科，按制度规定，应该举行大挑。但当

时各省“一等分发人员未经补缺者，共有四百余员，二等

教职未经选缺者，共五百八十余员，统计尚有九百九十

余员，较之上次候补候选人数更形壅滞”（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０３－２６９４－０３５），所以谕令按制本

该举行的此次大挑延至二十四年，实即在五科会试后举

行。由此可见，制度之规定是一回事，制度之执行又是

一回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的变化，制度之规定不

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为避免制度的僵化

和不合时宜，人们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会根据需要随时

调整，这体现了制度的弹性和灵活性。

总之，大挑是否举行，是由各省所余未补之大挑人

数的多寡决定的。而大挑举行与否，决定着大挑的次

数；大挑的次数，又决定了大挑的频率。所余未补人数

多寡不定，必然导致大挑的时间和频率不定。单就时间

而论，以嘉庆十三年为分界线，清代举人大挑可分为两

个阶段，嘉庆十三年之前大挑频次不定，之后，则是九年

举行一次。因而，学界较为流行的大挑六年举行一次的

说法应予修正。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１—１１—０４
作者张振国，历史学博士，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
学院讲师。辽宁，锦州，１２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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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与以色列由“热”变“冷”的关系探析

吕 满 文

　　围绕着伊朗核问题引发的海湾危机，这两年有愈演

愈烈之势。美国对伊直接施压，欧盟的制裁也在帮腔，

而以色列更是“口吐狂言”———“没有美国参与也可以单

挑伊朗”。伊朗危机箭在弦上。为什么以色列如此热衷

于对伊动武？它与伊朗到底存在着哪些不共戴天的怨

仇？本文拟就此略陈管见。

一　犹太人的“涂圣油的王”

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复杂，包括历史、文化、地

缘政治等几个方面，它同以色列一样都是民族历史积淀

很深的国家。早在２５００多年以前，以色列的犹太民族

和伊朗的波斯民族就生活在中东地区。公元前１０００

年，以色列王大卫统一了那些各自为政的部落，在耶路

撒冷建都。之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兴建

了圣殿，带领王国民众建设王国，使以色列王国的发展

在当时的中东地区处于领先地位。所罗门之后，国家就

出现了分裂，原王国分裂成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公

元前７７２年，以色列王国被亚述王国所灭；公元前５８６

年，犹太王国也被新巴比伦王国吞并。灭亡后的犹太王

国民众和犹太王被押往巴比伦成为被人奴役的奴隶，史

称“巴比伦之囚”。

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当时波斯人在中东生活的地方，就

是现在伊朗所处的位置，也就是说，伊朗在很早很早以

前就开始统治这块土地。公元前５５０年，当时的波斯部

族首领居鲁士，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波斯帝国，使波斯

人完全成为了这块土地的主人。公元前５３８年，居鲁士

领导的波斯人征服了巴比伦帝国。他开明大义，释放了

“巴比伦之囚”，让他们回到故土，并鼓励他们重建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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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鲁士的所作所为正好与犹太人传说中的救世主巧合，

居鲁士因而被犹太人尊称为“涂圣油的王”。接下来的

４００年时间里，统治这里的除了波斯人之外，还有古希腊

人。犹太人生活在故土，一定程度上讲，过得也算安逸，

也享有较自由的权力。居鲁士作为“巴比伦之囚”的解

放者，既成全了犹太人，也在一定意义上成全了今天的

以色列这个国家。

从公元前６０年起，这里逐渐被罗马人所控制。为

了摆脱罗马人的统治，犹太人进行了多次起义，但由于

力量的悬殊，虽然历经了４年的艰苦战斗，犹太人还是

被罗马人给征服了，第二圣殿也被焚毁。国破家亡，犹

太人开始过起了颠簸流离的生活。

二　相互利用的双赢关系

随着流离在外的犹太人遭到的歧视和迫害越来越

严重，加上他们当初想融入当地社会这一想法的破灭，

于是，１９世纪末，在欧洲首先兴起了一股犹太复国主义

思潮一直是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生活支柱。１８９７
年，西奥多·赫茨尔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

复国主义大会，他认为“在巴塞尔我创建了犹太国”。赫

茨尔是一位奥匈帝国的记者，出身于犹太裔，为了创建

犹太国，早在１８９５年，就表达了犹太人向“应许之地”迁

移的主张。之后，他写下了《致罗施柴尔德家族》小册

子，即《犹太国》的提纲，并推介自己的迁移计划，明确迁

移的目的地是巴勒斯坦。赫茨尔通过信件来推动犹太

复国运动，在犹太群众中产生巨大影响。１８９６年，他被

维也纳的犹太复国主义学生组织承认为领导人。１８９７
年，他出版犹太复国运动的宣传喉舌《世界》周刊。由此

看出，为了创建犹太国，西奥多·赫茨尔是认真地做了

前期准备工作的。

在复国主义思想的感召下，众多的犹太人回归巴勒

斯坦这片曾经的故土，但曾经的故土已成为阿拉伯人的

家园，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返回这里。为此，双方围绕

着回归与反回归发生过多次流血冲突。

客观地说，犹太民族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在他国

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多次被迁徙、被流散、被驱逐、遭

奴役，尤其是二战期间，６００万犹太人被德国纳粹杀害，

更给犹太民族增添了无穷的悲愤。他们渴望自由、渴望

尊严，因而，想有自己的国家，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也就

在情理之中了。

１９４７年，鉴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不

断升级，和平努力受到挫败，加上犹太人复国的理念也

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于是，联合国成立了“巴勒斯

坦专门委员会”，来讨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问题。这

年１１月，联合国大会表决了《１９４７年联合国分治方案》，

并通过决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分为两个国家。以色列接

受了该方案，但阿拉伯国家联盟断然拒绝。故此，１９４８
年５月１４日，以色列国正式宣布成立。

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不到２４小

时，５个阿拉伯国家（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埃及和伊拉

克）的军队入侵了这个新国家。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一年

多，于１９４９年７月，以以色列停火线为基础分别与接壤

的阿拉伯国家签订了停战协议。但此后由于阿拉伯国

家从内心里还是不愿接受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又爆发了

４次中东战争。

此时的伊朗，国内也发生了变化，摩萨台倒台后，巴

列维国王逐渐掌握了伊朗的实权。巴列维国王从以色

列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尽管他不想得罪这

些阿拉伯国家，但作为“异类”的以色列，其成功的国家

建设经验又使他对以不能割舍，梦想实现伊朗的现代化

和恢复波斯帝国，需要得到以色列的帮助。因而，在阿

以冲突时保持中立。并且，伊朗还想着通过以色列，铺

设一条和美国发展关系的道路，在实现自己现代化的目

标上争取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另外，想依靠以色列

的能力，去牵制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保护自己的国

家利益，也是伊朗想与以色列保持良好关系的另一种企

图。而以色列也明白自己在中东这个地区势单力薄，建

立与伊朗的良好关系，既可以使自己摆脱孤单，也可以

借助伊朗石油资源发展自己的实力。于是，心照不宣的

双赢，使两国关系的发展，走得很热络。这一时期，两国

人员往来不断，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如本·古里安、梅

厄等也都访问过伊朗。在合作上共同遏制纳赛尔的泛

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拉克的地区霸权野心等，并通过伊

朗把伊拉克境内的犹太人转往以色列。以色列还帮助

伊朗建立和训练特务机构“萨瓦克”，并进行军事和情报

合作，经济上也给予支持。

１９７５年，伊朗从美国和西德一口气购买了８座核反

应堆，试图依靠美德技术发展核武器。但美国人对于巴

列维的心思也进行了提防，在提供给伊朗的技术资料

中，事先进行了处理。巴列维的目的没有得逞，无奈之

下，他又把目光转向巴基斯坦和以色列。１９７６年，以色

列答应了巴列维的请求，但要求伊朗必须做到：不允许

再同巴基斯坦在核技术上联系；必须对美国严格保密。

巴列维为了尽早实现目的，就爽快地答应了以色列，并

派亲信图凡尼扬前往以色列签署了秘密合作协议。这

项代号为“鲜花工程”的计划主要包括三大内容：以色列

接受伊朗留学生到迪纳莫核反应堆进行培训，两国共同

从事核武器开发及核弹小型化研究；两国在以色列伽伯

列反舰导弹基础上研制一种射程约２００公里的巡航导

弹；以色列向伊朗提供现有杰里科—１型弹道导弹的技

术，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一种可携带核弹头、射程达１５００
公里的导弹（陈肇祥：《以色列曾帮伊朗造核弹设计图纸装满

集装箱》，《环球时报》，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日第１３版）。伊朗官方

甚至提前为这种导弹选定了名称———“居鲁士大帝”。

但这项“鲜花工程”，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也最

终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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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蜜月期”到“冰冻期”的两国关系

１９７９年１月，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西

方的巴列维国王，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霍

梅尼对以色列从来“不感冒”，这位后来成为伊朗最高精

神领袖的领导人，早年在国外流亡期间，就抨击巴列维，

呼吁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兄弟团结起来，反对以色列占

领巴勒斯坦。他反对伊以两国友好，认为以色列是伊斯

兰世界的毒瘤，必须铲除，否则后患无穷。在霍梅尼看

来，以色列不过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中东的工具。他认

为：“殖民主义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企图消灭伊斯兰

民族和伊斯兰国家，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正在包围

伊斯兰各民族，掠夺他们的财产和自然资源。”（王新龙：

《以色列与伊朗的恩怨情仇》，《当代世界》２００７年第４期）因此，

他提出伊朗“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

并坚持“用伊斯兰的思想和知识教育人民”。伊斯兰革

命使伊朗和以色列的亲密关系画上了休止符，两国的外

事交往停止，驻外机构撤离，合作项目也就此中断。伊

朗在霍梅尼统治下，完全抛弃了巴列维亲西方的政策。

霍梅尼要求在国家生活各个领域推行彻底伊斯兰化，提

出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口号。在霍梅尼看来，伊朗的

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与道德失序，都是受西化

毒害的结果；唯有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才能建成

一个更美好、更高尚、更和谐的伟大社会。为此，他号召

伊斯兰世界要铲除以色列这个“毒瘤”，用伊斯兰教在精

神上支持伊斯兰世界。

令人玩味的是，尽管伊朗在革命后一直仇视以色列，

但它又离不开以色列。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朗在国际上

陷入孤立境地，缺少支援，战争物资面临短缺。此刻，以

色列好像看到了与伊朗修复关系的契机，就向伊朗输送

军火，来显示朋友的大度和真诚，力争博得伊朗的好感，

来重新恢复两国的友好关系。当然，以色列这样做有自

己的企图，就是希望借伊朗力量平衡伊拉克，不希望萨达

姆称霸中东。然而，两伊战争期间，伊朗虽然购买以色列

的军火，但霍梅尼的反以思想并未妥协，对于巴解组织和

黎巴嫩真主党的反以行动继续给予积极支持，还与叙利

亚密切合作，坚持反以统一战线。以色列对伊朗的所作

所为非常气愤，曾经抱有的一点幻想也彻底熄灭了。从

此，以色列与伊朗的关系渐行渐远，直至反目为仇。

通过多年的浴血奋战和迂回曲折的外交努力，以色

列终于在中东地区站稳了脚跟，即使是老冤家巴解组织

也在现实面前渐渐失去了曾经具有的强硬，到上世纪９０
年代，以色列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１９９３年，在

国际社会的斡旋和调停之下，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签署了
《奥斯陆和平协议》，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持续几十年

的对抗冲突开始进入和平解决的新阶段。但伊朗不接

受《奥斯陆和平协议》，认为协议是“不公正的、傲慢的，

归根结底是荒谬的”（王新龙：《以色列与伊朗的恩怨情仇》，

《当代世界》２００７年第４期），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谈判是

不可能实现真正和平的。因而，伊朗态度明确地要求解

决诸如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占领问

题等一系列历史问题。本来对协议描绘的未来图景还

抱有希望的以色列，被伊朗来了个当头棒喝，愤怒中把

伊朗看做是“最危险的敌人”。

继巴以和谈之后，伊朗核问题又成为以色列和伊朗

两国关键性的节点问题。以色列自己已经拥有核武器，

但为了减少生存的危机，它绝对禁止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和伊朗拥有核武器。所以当伊朗重新启动巴列维时期

的核计划时，它强烈反对伊朗重启核计划，并动员美国

和欧盟等向伊朗施压，逼迫其放弃核计划。然而，美国

和欧盟对伊朗的施压，能否起到作用，以色列心里也没

底。于是，以色列一方面为伊朗拥有核武器后，给自己

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深感焦虑；另一方面又暗下对付性

措施，如果美国和欧盟的施压无法阻止伊朗核武器计

划，以色列就将单方面动用武力，打击伊朗的核设施。

伊朗似乎也看明白了以色列的心思，不甘示弱，明确警

告以色列，如果袭击伊朗核设施，必将摧毁以色列的迪

莫纳核基地，并让“这个犹太国家在地球上不复存在”（张
键：《以色列与伊朗：从恩人盟友到对头》，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ｇａｌｄａｉ－

ｌｙ．ｃｏｍ．ｃｎ／ｚｍｂ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０－０８／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２２２６４．

ｈｔｍ？ｎｏｄｅ＝７５７９，２０１０—０８—０５／２０１２—０５—０８）。

其实，伊朗与以色列并没有什么无法释怀的仇恨和

矛盾，只是这两个国家间的关系夹杂太多的他国因素而

无法脱身。从根本上说，伊以之间的矛盾是伊斯兰世界

与西方世界的对立表现，伊朗是伊斯兰世界的激进代

表，它把以色列看成是西方世界在中东地区代言人；伊

斯兰世界里普遍认为以色列强占了大片的巴勒斯坦的

土地是西方在伊斯兰世界的代理人。伊朗反以不仅仅

是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更是通过反以色

列这个西方代理人，来反对西方霸权对伊斯兰世界的侵

略和干涉，破坏中东的和平与安宁，进而反对西方的殖

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从历史渊源和生存发展看，以色

列并不想与伊朗为敌。我们真心希望有朝一日这两个

曾经友好的国家能够握手言和。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０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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